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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其他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二、 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三、 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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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一個有行動力的委員會 

 
----------------------------------------------------------------------------------------------------------------- 

前言 

 
歡迎並感謝大家今天早上，在 12 月這個活動滿檔的月份，應邀前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的大會堂，同時，也要感謝在場的學者、專家，您們代表各個研究領域，這 25 年來，

持續不斷地響應第四世界運動的號召，與我們分享憂慮與希望。 

 
第四世界在 1960 年，就已成立專屬的研究機構，從那時候開始，我們的運動翻開新頁，

接待各方研究人員，建立國際合作網絡。這些研究人員，先是以朋友的身分，進而與

運動個別合作。1964 年開始，彼此都有共識，必須建立一個團隊，以團隊的名義發言

和行動，為了互相支持，以期對周遭世界有更多的影響力。 

 
1980年 12月的今天，我們以團隊和常設委員會的形式齊聚一堂，這在第四世界運動的

歷史上是在自然不過的事；比較特別的或許是「常設」的概念，因為，雖然已有好一

段時間，我們認同這樣的概念，但，直到 1979年 10月，我們才公開宣佈必需在國際上，

成立一個真正持久投入的團隊，彼此加乘，在地方及國際社會上，持續發揮一個不可

或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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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早，在誠摯地歡迎各位的同時，我所要談的，並非「貧窮與社會排除研究常

設委員會」誕生的歷史、亦非其持久的必要性；這些，從 1979年 10月開始，我們已在

委員會及附屬的團隊裡討論多次，我們共同思考的重點，已記錄在委員會的文件上。 

 
我要和大家談的，更確切地說，是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功能，是第四世界運動之前任何

團隊所沒有的(據我所知，目前全球沒有任何機構擁有這樣的功能，我更想說這是一項

義務)。特困者對自身處境擁有一門獨一無二的知識，貧窮領域的研究者應該要讓位給

這門知識，為它平反，因為它在知識的領域應該擁有一個不可或缺、獨立自主的位置，

它能補充他種知識型態的不足；請務必協助促成這門知識的發展。可想而知，除了上

述功能，還有另一項：就是讓位給實務者的知識，亦即那群與最窮者一同生活與行動

的人所擁有的知識，為他們的知識平反，裨益其發展。 

 
這當然不是我們第一次和各位論及構成貧窮這門整體性知識的這兩個部分，而各位所

擁有的，是構成這門知識的第三個部分：一個外界觀察者的知識。鑑於往後這三天的

任務及之後的中長期目標，請允許我簡單地，再次釐清第四世界運動對此議題的幾個

觀點。這 25年來，這些觀點在貧窮者、行動者與各位交流的期間，發展成熟。 

 

一、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其他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從一開始，第四世界運動和這個常設委員會就不斷自問，為了有效對抗赤貧與社會排

除： 
• 赤貧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 行動團隊需什麼樣的知識？ 

• 我們所處的地方及國際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或許可以說，在我們每個人與生命拚搏的歷程中，問及「那門的知識？」時，十之八

九，得到的回答多是學界的知識。每當要立法或制定政策時，我們中有許多人指望最

有用的知識，會是來自大學及研究機構的那套知識。換句話說，我們對這套只有研究

者、學者才能夠叩門而入的知識抱著極大的期望；然而，這套從赤貧外部觀察得來的

知識卻讓身處其中的貧窮民眾感到相當陌生。 

 

這套知識，由於它的研究方法和它的嚴謹與客觀性，加上它的“中性”，而受到相當

的重視。面對種種錯綜複雜的問題，以及政治人物多以主觀方式闡釋問題，許多人轉

而尋求客觀真相，希望藉此清楚導向有效的行動，因此也就更加舉揚了學界知識的特

點。 

 
在這些艱深難懂的議題上，大學被視為最可靠的諮詢對象。大學是某些人的避風港，

這些人不願被某些意識形態所迷惑，更不願被誤導，不管當時這些意識形態是「佔上

風」還是「居下風」。許多時候，我們自己或許也是這樣寄望於大學學府。我們或許

沒錯，但也不是全對。 

 
之所以說寄望學者專家不一定全對，並不是因為我們廣泛地發現到科學，尤其是人文

社會科學的不中立、不客觀；也不是因為領悟到所有的科學和研究方法學都沾染了意

識形態，而證明長久以來大家所寄望的不一定都對。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不過

在我們看來，都還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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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緊的是：我們到現在還沒認清、還沒有掌握到問題核心，那就是學界對於貧窮與

社會排除的知識，就和其他人文領域的知識一樣，都只是片面的。大家既沒有說出來，

也沒有透徹了解到：這樣的知識只能被視為一種間接、資訊型的知識，紙上談兵當然

就缺乏對真相的掌握，坐而言的知識，當然難以起到動員的力量，難以讓人起而行。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曾因為他們所做的這一份或那一份研究沒有發生影

響力而感到失望。或許我們不夠注意到這個事實，學術研究嚴格說來，是要去建構抽

象的概念、以一個外部旁觀者的角度描繪他所看到的現實，並用通用的術語詮釋，它

因此無法反映出人事物的情感與色彩，這些能夠推動人們去為別人採取行動的元素。

我們也不夠注意到：貧窮與排斥的整體知識有著傳達資訊、解釋和動員的責任。學術

研究應該承認自己只是整體的一部分，一個「沒有生命力」的資訊元素；要是我們沒

有找到下列兩種知識元素，它將繼續是一堆沒有生命力的死知識： 

 
• 貧窮者和被排斥者所擁有的活生生的知識：他們親身體驗兩種現實：一個是殘

酷的生活條件，一個是炎涼世態，世界將赤貧強加在窮人身上； 

• 行動者的知識：他們在極端貧窮和受排斥的地區，和赤貧的犧牲者一起行動。 

 
這個社會相信學術知識至高無上，大學本身如此相信，我們也信以為真，深信為了對

抗貧窮，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學界的知識。而當這些研究報告消失在政治人物與行政人

員的抽屜裡時，留下的是大家深沉的失望。大家可能會說這是政治因素，說什麼由於

缺乏政治意願，使得最優秀的研究無法促成對窮人有利的決策。這樣的推論似是而非，

或許問題並非只出在政治人物身上，而是我們的研究無法激發他們去採取行動。 

 

我想我可以這麼說，大學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的研究之所以沒有政策上的效益，可能

是因為，他們所建構的知識雖有教育意義，卻不必然具有說服力，而且，具說服力的

那個補充元素不會來自學術研究本身，它只能源自貧窮者與行動者。 

 

二、 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不可否認，並非所有的研究人員都忽略掉這兩種知識來源：貧窮者與行動者的知識。

然而，他們並沒有將這兩類知識視為自主的，而且應該以這兩種知識本身的發展為目

的，由知識的主人自己來承接。研究者過快地將這些元素放進他們的研究裡，作為個

人研究目的的一項資訊來源；卻沒有將其視為一個本身就該進行研究的主體，一個應

該受到支持的主體，而不是一個讓研究人員開採利用的客體。或多或少，學者們會以

旁觀者的身份，從外圍觀察貧窮者的生活，以及那些和貧窮人有關的行動，然後將觀

察所得附屬在自己的研究之下。為了學術研究的各種目的，他們以極大的真誠，想要

開發利用貧窮者和行動者的知識，卻沒有想到，在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扭曲了一個

不屬於自己的知識。或許更嚴重的是，這些研究人員常常干擾甚至癱瘓他們的對話者

的思想，這並非故意，他們甚至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

是這些研究人員並不承認貧窮者與行動者擁有思想，擁有一門自成一格的知識，這門

知識有自己的通徑與目標。 

 
這些對事實的不了解，有時會造成貧困者、行動者和研究者之間溝通的困難。至於與

特困者溝通，我深信，即使人類學家或民族學學者以參與觀察法（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進行研究，仍無法擺脫這個利用、扭曲、癱瘓窮人思想的危險。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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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觀察目的自外於貧窮者的生活處境；這種生活處境不是窮人自己選擇的，而且他們

對此處境的定義方式永遠不會和研究人員一樣。此外，這種觀察不是一種真正的參與，

因為在研究人員和被研究的對象的腦海中，並沒有共同的目標。 

 
這裡所涉及的，並非研究方法的問題，而是生活處境問題；唯有改變身段，轉換處境，

才能解決。如果維持現況，不作任何改變，這樣的參與觀察，當然不會干擾到一群有

自己的思考脈絡與文化素養的人，但卻很可能干擾這群對思想、文化掌握得不是那麼

好的窮人。 

 

毫無疑問，研究者與行動者的合作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這方面的困難，也還沒有得

到正確的分析。有人會說，行動團隊很難參與研究，因為他們看不到研究的益處，因

為他們懷疑研究者探索的目光。也有人說行動者無能了解人文的真相，以及那些日常

生活難以預測的風險。甚至有人說，合作之所以難以運行，是因為行動者的思考缺乏

邏輯，他們多憑直覺和印象行事，較缺乏理性思考。 

 
這些理由也許有些是真的，但是，在我看來並沒有深入問題的核心。最基本的問題是，

行動者要對學術研究提供有價值的貢獻時，從一開始就應該被視為有思想的人，他們

在面對自己擬定的目標時，有辦法持續他們自己對知識的探究。研究者不應該將他們

視為單純的資訊提供者。 

 

這一點，也讓我擔心，就算是著手分析一項行動並評估其效益的研究者也很可能走錯

方向。事實上，他們經常在木已成舟之後趕到，還是充滿企圖心，想要掌握行動的全

貌，即便他們對這項行動展開的背景異常陌生。行動的情境與他們曾經認識的各種情

境很可能完全不同，它烙印著一種難以想像的不安全感，面對如此迥異的情境，研究

者很難用上他的直觀。 

 
除非他們自己也親身經歷、浸泡在同樣的不安全感裡，除非他們能參與行動團隊思考

脈絡的發展，並採納他們思考過後所訂下的目標，否則研究者無從領會這樣的情境，

無法從中抽絲剝繭、釐清狀況。 

 
話說回來，我說這些話不是要提醒大家由於溝通發生問題，所以學術研究靠不住。我

只是想指出，所有這些調查研究，不論內容多麼優質，都無法建構一個周延的整體知

識。 

 
研究者單槍匹馬，無法構成用以有效對抗極端貧窮的整體知識。在此，我要回到知識

的另外兩個組成要素，他們和學術界的知識相輔相成；但是，除非它們能夠自主，並

得到充分的支持與發展，否則，這兩部分的知識就難以建構。 

 

三、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請允許我特別針對第四世界家庭的知識與思想講幾句話，他們的知識與思考不僅存在

於他們的經驗層次，也包含他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包含這個世界應該如何運作，才

不會排擠最窮困、最脆弱的群體，是這個世界讓這些家庭處於弱勢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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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自明，每個人都會做出思考與認識的行為。不管實際的生活提供你多少認識與思

考的資源和途徑，每個人都在進行思考與認識的活動，並且努力想要瞭解事理，每個

人都為了自身的目標而行動，而他的思想就根據這些目標組建起來。據此，所有的思

考行為都有可能是人們為了自己的解放所採取的行為。恕我重複，第四世界運動在世

界各大洲的許多赤貧地區的經歷能夠為此見證：不管一個人接收到的邏輯思考與分析

方法是多麼脆弱，每個人、每個團體，都試圖踐行這個思考行為。每個人、每個團體

都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個研究者，探尋他的獨立自主，企圖認識自己，理解自己的處境，

這樣一來，他才能夠遠離不安與恐懼，主導自己的命運，而非忍受它及由此衍生的焦

慮。 

 
有人認為被完全貧困化的赤貧者意志薄弱、萎靡不振，因此認定他們不用腦筋思考，

認定他們安於依賴與救濟，或以為他們只是在苟延殘喘，不求上進。這樣想的人犯了

嚴重的錯誤，他們不知道最貧窮的人有辦法發明各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一方面為了逃

避救濟者施加的影響力，同時也為了捍衛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們將這個生存方式細心

地隱藏在簾幕後，故意讓那些只看到外觀的人士產生錯覺。這些不知內情的人們，看

不出赤貧者絞盡腦汁、拚命思考，聽不到赤貧者不停自問：「我到底是誰？」他們不

停地說：「為什麼他們這樣對我？把我當成懦夫，當成狗，當成是廢物？我真的那麼

沒用嗎？」而且，他們是以痛苦的思索為代價，不停地重新振作起來，從一堆莫須有

的責難中，從這些外界加諸在他們身上的錯誤印象與身分中站起來，他們重複告訴自

己：「不，我不是狗，我不是別人口中的笨蛋，我知道一些事情，一些他們永遠無法

理解的事情。」 

 

在那麼多的懷疑過後，在身心倍受折磨耗損之後，特困者所做的結論是百分之百正確

的。他們知道一些其他人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甚至沒辦法想像的事情。他們的知識，

即使缺乏建構，卻蘊含著所有關於一個終生被迫陷入輕視與排斥的生命。這個知識包

含一切，意即事件與痛苦，但也包括他們面對這些生命事件所懷抱的希望與韌性；包

含他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只有他們知道，這個世界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在面對像他這

樣的窮人。連世界上最傑出的研究人員都無法想像這些事情，也因此無法提出適當的

假設與問題。我們已經說過，在這一點上，研究者面對一個他無法作主的知識領域，

他不得其門而入。從某方面來說，他面對的是赤貧者的秘密花園，沒人進得去；除非

他改變身段與生活條件，讓最貧窮的人能夠在信任關係中與之交談，否則，他無法理

解窮人的語言；否則，這位來自另一世界的研究者無法獲知秘密花園的內涵，而且，

他也沒有權利這麼做。 

 
即便頂著科學之名，還是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去打擾另一個人發展解放思想的努力；他

的努力或許笨拙，但頑強不屈。而且任何研究人員都不應該利用特困者尋求獨立自主

的努力來成就自己，然後再度將他們引向依賴。因為，容我再次重複：把赤貧者當作

資訊提供者，卻不鼓勵他們去發展自己的思想，以便真正的獨立，這是擾亂赤貧者、

奴化窮人。而且透過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們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在尋找他們的歷史與身

份，而且面對他們的問題，也唯有他們自己才有擁有解答的要點。這些關於他們的歷

史與身份的問題，更甚於需要的問題，甚至超過權利問題；他們問自己這些問題，或

許模糊不清，但他們深知，唯有透過這條路徑，他們才能得到解放與自由。 

 
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應該跟他們談論他們的權利，或者詢問他們的需求。但是，這

樣的交流如果不是以理解他們的歷史身分為遠景，一切的努力便不會有解放的意義，

因為，唯有那樣的遠景才能恢復他們的主體性，讓他們成為自身權利與需求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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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情形很少發生。就比如美國宣布「對貧窮作戰」（The War 

on Poverty），但是整個過程中，不曾出現過任何一篇專門以窮人生命歷史為主題的研

究，更看不到與這些「核心」1窮人攜手合作的研究。 

 
即便在英國也是如此，大家一直認為這個國家對貧窮的持續研究有目共睹。但是在

1960 年代所謂福利社會榮景時期，卻沒有任何關於歷史與身份的研究，窮人在眾多研

究中只能找到需求與匱乏的身份。事情演變成這樣，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研究者對窮人

極大的尊敬，他們擔心窮人被標籤之後，引起他人的歧視與排擠。儘管如此，這樣做

公平、明智嗎？大家是否意識到，他們的歷史身份飽藏不懈的韌性與難以衡量的尊嚴，

而且，這個身份對整個社會來說蘊含一份本質的訊息。 

 
是那些在這個運動集結的赤貧家庭教導了我們：如果只跟他們談論他們的需要，用

“社會性指標”（indicateurs sociaux）來窄化他們，而科學研究又以自身的視野來擬定

這些指標，用以描述窮人的特徵，卻不幫助他們去理解他們的歷史身份，也不幫助他

們理解去他們的普世性面貌，這就變成另一種束縛他們的方式。同樣是這些家庭，他

們並沒有跟這個運動說：「請說明給我們聽。」而是說：「幫助我們思考。」而且某

些人還會補充說：「我們必須思考，因為其他人是永遠無法瞭解的。」這樣說的人越

來越多。 

 

四、力挺赤貧族群的思想，平反它在歷史上的位子 
 
我們指望學者們能夠仔細地研究和闡釋，關於第四世界教導我們的：他們有權利讓自

己這門獨立的思想和知識受到認可。我們應該探究，如何在他努力思考的過程當中提

供支持？當第四世界的人們清楚表明：他們希望在自己思考的路徑上走完全程時，並

沒有說他們不需要協助。相反地，無論我們在哪裡建立起團隊，我們都聽到相同的請

求：「你們學會如何思考，也教教我們吧。」在瓜地馬拉、瑞士、紐約、曼谷，在倫

敦破敗的區域，最貧窮的人們並不需要“思想大師”來說教（他們看太多了），他們

需要有能力、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提供各種思考的路徑，卻不滲透、侵佔別人的思

想。  

 
但是，我們是否充分了解這樣的努力和嘗試，需要什麼教具、教材和教學方法？我不

確定。在這個領域，並不是沒有出現過前輩，不過，仔細看看在許多國家進行過的試

驗，都使我們感到疑慮。也許是因為那些套用「批判意識教育學」(conscientization)的

許多計畫，無論在拉丁美洲、印度、甚至歐洲，似乎都毫無例外地將最貧窮的百姓棄

置一旁。在哥倫比亞的印地安村莊，印度賤民的村落，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或是葡萄

牙的貧困地區，我們發現：最窮苦的居民還是被排除在這些計畫之外。  

 
我們之所以質疑這些計畫，或許是因為人們詭異地將一些西方的語言概念，傳遞到遙

遠的東方、到遠離現代文明的玻利維亞高原上的村莊。「權力關係」、「人剝削人」、

「階級鬥爭」，這些讓西方人感到異常熟悉的種種詞彙，是他們發明的嗎？他們難道

不會選擇使用出於自身文明的詞語？  

 

 
1那段期間，窮人被稱為這場奮戰的「核心力量」(hard-core)hard-core，按字面的意思，這個字在這裡指的是貧窮最堅硬的核心，聚

集了最難以觸及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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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座各位針對以下問題可能有話要說：我們可以揭示，哪些條件能夠真正支持

赤貧者的思想？我們可以辨識出哪些計畫有利於發展第四世界特有的知識，讓它從其

他型態的知識中獨立出來？一旦缺少窮人所擁有的的知識，學術研究便難以避免過於

片面的危險，它所欠缺的，正是那些賦予生命、促發行動和奮鬥的元素。我們也想到

這個委員會能夠，也應該揭示窮人思想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了讓他們能夠參與這場抵

抗排斥的奮鬥，也為了這整個社會，它應當找到對抗排斥的意志與路徑。這就關係到

我們從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為了這場共同的奮鬥，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不談哲學或社會心理學，允許我根據這個運動的經驗，簡單敘述兩個理由，以便解釋

為何窮人所表達的言語能夠催促人們採取行動？為何其他型態的知識在這方面只是一

種支撐？  

 
我想提出的第一點：現今的世界，充滿各種鼓勵大家去奮鬥的呼籲。跟大家想像的相

反，催促大家認真且持續投注心力的並非平庸的志業，我們的同胞想要為最本質的理

想奮鬥，亦即為完全被排擠在外的人們所承受的痛苦與希望奮鬥。片面的知識未曾深

入問題的核心，即受排擠者的痛苦與希望，自然不會給人帶來挑戰，更無法喚起人們

責無旁貸的重大承諾。我們的運動指出極端貧窮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不曾掉以輕心。 

 
只有赤貧的人知道這些嚴重後果。只有他們知道所有的不公正、所有對人權的剝奪、

所有因排斥衍生的痛苦。只有他們知道，人心以及民主的結構和運作，應該作何改變。

然而所有這一切，容我大膽，在過去二十五年的學術研究中，僅僅反映出一個無力的

陳述，一個竄改變調的訊息。 

 
第二，當我們整體地看待第四世界家庭所傳達的訊息，我們可以看到，它不是邊緣的，

而是核心的、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我敢說，具有先知性的意義，因為這份訊息包括

了所有涉及社會的樣貌及其應當進展的方向。你們或許還記得，在 60 年代的國際社會

學論壇上，大家企圖傳達這個訊息。同樣的努力再次出現於 70 年代的「歐洲抗貧研究

及行動先導計畫」。我們的運動提出一份研究報告，說明為使歐洲共同體當中最貧困

的窮人能夠自己發聲，所需的工具和條件，如此一來，就不必等待社會科學家代他們

發言。但是，當時代表政府出席的專家們還不認為這個計畫會有立即的效益。 

 
經驗告訴我們，唯有還給第四世界家庭一個位置，讓他們表達自己的真相，然後這個

運動才會在世界各地吸引越來越多新的成員。我們只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如果我們得

以持續並擴大，不正是因為來自赤貧者的聲音足夠說服人，因為它完整而無可辯駁？ 

 
容我重複，對於這個運動來說，成天面臨嚴酷現實的奮鬥掙扎，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的

同胞聽見窮人的聲音，用他們自己的話，而非經由學院轉述。我們是否足夠謙遜地承

認這一點？之所以得到政治上的支持，是因為人們知道，這個運動使窮人的聲音被聽

見，使大家都有機會傾聽這樣的聲音。 

 
我們的委員會至少應該花一部分精力，著重在窮人的思想以及他們表達自我的方式。

為了理解排斥，赤貧者的思想不可或缺，為了激發其他公民參與奮鬥，赤貧者的話語

乃是關鍵。今天研討「非洲的第四世界」這個主題時，我們會提出這個議題。明天討

論「歐洲貧窮政策對歐盟成員國的重要性」時也將再次提出。然後當我們的朋友 Jona 

Rosenfeld 教授發表「對抗排斥的奮鬥歷程中的夥伴與結盟關係」，這個議題將第三度

出現，而且是在最關鍵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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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其實與這次會議期間所有的討論主題相關，或者在我們看來更重要的是，它

也是這個委員會存在的理由與它長程的目標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可以在會議

一開始就提出來。 

 
 
 
 

五、行動團隊的知識 
 
我們先前提到行動者的知識所需的獨立自主，是否需要進一步闡述？我們剛才說的第

四世界在這方面的權利，顯然也適用於他們。一種全然獨特的思維方式，必須建立在

行動上，包括其中的不確定性、僵局、反應和變化，新的思想及其後續行動也是。這

種思維需要有力的外界支持，同時保有自主和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行動者需要這樣的思想，以貫徹他們的投身。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第四世界的家庭需

要這些自由而且可以獨立思考的行動團隊伴隨他們。 

 
當然，就像赤貧者一樣，實務工作者和他們的行動，也會成為學術研究的主題，有人

甚至試圖評估他們努力的結果。即使承認在這方面確實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我

們還是有所保留。我們首先關注的是，這些學術研究，力圖從外部來捕捉這些行動的

意涵，卻無法取代行動本身足以產生的知識。一直到今天，這個領域幾乎還是沒有社

會科學家能夠觸及，正如同赤貧者的現實經歷超乎他們可理解的範疇。  

 
實務工作者的知識，即先前提到的第三種類型的知識，在我們所需要的全面而富啟發

性的知識當中，不可或缺，這個社會需要它才會充滿行動力。我們需要實務工作者提

供的事例、需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其重要性不亞於學者。 

 
除了傾聽赤貧者，行動者所訴說的經驗故事不也激勵人們有所作為？這些故事為人注

入希望及勇氣，使人採取嶄新的行動。  

 
我再一次強調，學術研究人員必然能夠有所貢獻，藉著親身對這種行動知識提供支持

並賦予價值，而不是挪用它為成全自己的目的。  

 

結語：一個有行動力的委員會 
 
我們相信，對學者來說，赤貧者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能夠匯集學者、第四世界的人

們、實務工作團隊，成就一種合作關係，並使每位參與者都仍保有各別的自由度。三

方面連結起來，便能夠互相支持和協助，發展認識貧窮的新方法。委員會應當對這樣

的努力多所投注。  

 
儘管學者不缺其他有意義的事情可做，不過當前這項工作似乎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一

個全新的領域。如果大家都同意，這個我們投注精力和希望的委員會，對於極端貧窮

的存在，不能只是作一個明智的提醒，更應該引導、呼籲我們的同胞有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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